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: “ ` 田彼南山
,
芜
秽不治
’ ,
言于王朝而遇 民乱也 ;
`
种一顷豆
,
落而为其
’ ,
虽尽忠效节
,
徒劳而无获也
。 ”
盖
天子昏暗
,
不足尽力
,
与其劳而无功
,
不如退
而行乐
,
以慰平生
。
杨挥非无济世于志
,
但他念念不忘的是
先秦游士磷栋诸侯
、
笑傲王公的铮铮铁骨
,
是
他们拾千金如草芥
、
视万乘若脱展的潇洒调
倪
。
志在弘道
,
却不愿屈服于皇权
,
皇帝的威
权只是他借以实现理想的手段而已
。
在这样
的情况下
,
他的选择就变得相当简单
,
不为帝
王师
,
则作逍遥游
。
杜门思过
,
戚戚为可怜之
态
,
这是杨挥功名显达时也不屑为的事情
,
更
何况现在挂冠高枝
,
灌足万里 !
段干木
、
田子方是战国时期魏国的高士
,
贫贱骄人
,
脾脱王公
,
而魏文侯皆以师礼尊
6 0
之
。
每次文侯经过段干木所居的街间时
,
都
要在车上对着巷 口行礼
。
秦国曾拟议攻魏
,
后来听说文侯如此礼贤下士
,
就打消了这个
计划
。
杨浑称田
、
段二人
“
凛然皆有节概
,
知
去就之分
” ,
说的就是他们无论在朝在野
,
都
能保持一己的尊严
,
而非患得患失
,
看着人家
的脸色行事
。
这也正是作者 自己的志向
,
这
显然和孙会宗与世依违
、
明哲保身的人生取
向迥异其趣
。
道不同
,
不相为谋
,
于是作者毅
然对朋友说
: “
于今乃睹子之志矣
。
方当盛汉
之隆
,
愿勉旎
,
毋多谈
。 ”
此意即俗语所谓
: “
你
走你的阳光道
,
我走我的独木桥
。 ”
这样的执
拗
,
这样的清峻磊落
,
不能不使我们想到龙性
难驯的秘康
。
哲人有言
: “
水至清则无鱼
,
人
至察则无徒
。 ”
但他们宁可孤介无侣
,
也不愿
内心的这乱清泉掺杂进一丝的污秽
。
随着秦汉大一统制度的建立
,
专制皇权
和士人尊严的矛盾越来越尖锐
,
在两者不断
的对立中
,
有人选择了屈服
,
有人选择了虚与
委蛇
,
但也有人选择了反抗
。
杨挥无疑是属
于这反抗的一群
。
皇帝免他为民
,
他非但没
有韬光养晦
,
假装顺从
,
反而公然宜扬任情适
志
,
及时行乐
,
招摇过市
,
甚而要学段干木
、
田
子方作帝王师
。
先秦游士的潇洒和自由早已
成为若隐若显的迷梦
,
可杨挥却依然深信不
疑
,
奉为圭桌
,
其清峻
、
执拗
,
注定了他悲剧的
命运
。
有一年
,
天上出现日蚀
,
有人就向皇帝
进谗言
,
说这是杨挥骄奢不悔过所致
,
宣帝便
将他下狱治罪
。
后又搜得这封给孙会宗的
信
,
宣帝一看
,
勃然大怒
,
马上将杨挥处以腰
斩
,
妻子儿女则被流放到酒泉郡
。
如果杨挥
当初接受孙会宗的劝告
,
也许不会有这样的
结果
。
但正如上文所说
,
龙性难驯
,
直性狭中
之人决不能为委曲求全之事
。
也许你可以说
他不谙事机
,
食古不化
,
但如果缺少了这份清
峻
,
这份执拗
,
我们的历史又会是多么 的苍
白
。
事实上
,
正是杨挥
、
秘康这些清澈而峻急
的心灵
,
丈量着历史的清浊
,
背靠黑暗
,
守护
着光明
。
(作者通信处
:
福建省厦门大学中文 系 )
